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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淮光

等待两株银杏的蝶变

■
朱
仲
祥

在罗目古镇
听到铁质的回响

■
李
荣
富

（组诗）

追逐红叶时，我却在等待两株
银杏的华美蝶变。

我上班的地方，曾经是一处古
老而沧桑的院落。但那些青砖碧
瓦连同院落里的故事，已经在时间
流水的冲刷下所剩无几，唯有这两
株高大挺拔的银杏，经历三百年风
雨沧桑后，依然高高挺立在大院的
草地上。春天来了满树嫩绿，夏天
来了一树青葱；而秋天来了，能够
期盼的就是粗壮树干上铠甲似的
金黄。

峨眉山下是银杏的家园，自古
以来城里城外遍植银杏。自这里
走出的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写有一
篇抒情散文《银杏》，里面这样描写
故乡的银杏：“秋天到来，蝴蝶已经
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
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你
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但你
丝毫也没有令人掩鼻的那种的江
湖气息。当你那解脱了一切，你那
槎桠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的时候，

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避易。你没
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但你也并
不荒伧；你的美德像音乐一样洋溢
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
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
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
……”郭老笔下的银杏，美丽，脱
俗，坚贞，超然。我不知道郭沫若
在这座城市读书时，是否见过眼前
的这两株银杏，或者说他笔下的银
杏，就有这两株银杏的影子。但可
以肯定的是，这两株银杏如郭老所
吟唱的，有着如蝴蝶般飞舞的金黄
叶子，有着傲然挺立不卑不亢的枝
丫，有着超然于世不落流俗的气
韵。年轻时读郭老的这些锦绣诗
文，对古嘉州的银杏心生敬仰。

但今年入秋的雨水特别多，一
连十来天都是阴雨绵绵，将两株银
杏久久笼罩在蒙蒙细雨中。每当
冒雨走进大院时，我总要担心地望
望那两株银杏，怕树上葱茏的叶子
来不及金黄就被无情秋风秋雨给

弄没了，就会错过一年观赏银杏的
最好时节。我固执地认为，没有了
深秋里一树金黄的银杏，将不会是
一个完美的年轮。好在天气终于
放晴了，露出了天高云淡的季节特
征。笼罩银杏的秋雾也顿然消失，
两株银杏在雨后的阳光下，亭亭玉
立，郁郁葱葱。

我于是放下心来，静静等待院
子里的两株银杏，在明媚秋阳下的
辉煌涅槃或美丽蝶变，如同等待一
场令人心动的约会。但等待是一
件倍感煎熬的事情，由于前面秋雨
绵绵气温偏低，银杏由绿变黄的过
程似乎特别漫长，早晨上班望望还
是沉郁地绿着，晚上下班望望依然
绿得沉郁；今天看看还是青枝绿
叶，明天看看依然青枝绿叶。观看
银杏的时间，已经比往年推迟一周
了，两株银杏还是一如既往的葱绿
着，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

虽然心里很着急，但对银杏的
美丽蝶变是充满信心的。我知道

她俩正在酝酿着情绪积蓄着力量，
准备着把最好的秋色呈现给我们，
绝不辜负这个美好的金秋。

又是一阵秋寒，又是一场风霜……
终于在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

踏着星期一的朝霞走进院子里，下
意识抬头朝两株银杏望去，却没想
入眼已是一片金黄了，犹有“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
惊喜。那些沉郁的绿色不见了，树
叶全变成了妩媚的黄色，在遒劲树
枝的托举下，在晨风轻轻的吹拂
中，欢快愉悦地舞蹈着。我不由联
想到郭沫若的诗歌《凤凰涅槃》，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
我们芬芳”。这两株深秋的银杏，
恰如经历了一场蝶变或涅槃，化身
为新鲜而美丽的凤凰。

随着太阳的升高，阳光瀑布一
般泻落在经霜的银杏上，如打扮新
嫁娘一般精心装点着，让树上的每
一片叶子都接受阳光的洗礼，都能
在这洗礼中出落得光彩照人，如两

堆炽烈燃烧的火焰，如两只浴火重
生的凤凰，或者是两簇惊艳一现的
昙花。又一阵秋风吹过，金黄的银
杏叶子飘飘而下，在草地上洒落一
地明晃晃的金黄，如满地盛开的迎
春花，如草地铺上了金色地毯，极
大激发起我欣悦的情感，令人有舞
之蹈之的冲动。更令人钦佩的是
她们飘落的美丽。她们不惧秋风
的肃杀，不惧化作落英碾作尘。即
使是在飘落的过程中，也要纵情歌
唱优美舞蹈，欢快地告别依恋的枝
丫，蝴蝶般飞向大地；即使是飘落
在了草地上，也要精心构思出优美
图案，相互拼织成一张流光溢彩的
地毯。此时我看见一对蝴蝶，翩翩
飞舞在银杏叶交织的地毯上，她们
一定是以为飞在春天的花丛中了。

面对两株银杏的华美蝶变，我
才知道自己等待的，其实就是两个
生命的美丽绽放。为了这份绽放
般的蝶变，我的等待也变得美丽起
来。

在沙湾区委宣传部，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把毕生的
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了挚爱的新闻事业上，一干就是三
十几年，即使退休了，也难以割舍那份对新闻工作的钟
爱。因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平易近人的处事态度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熟悉杨长喜的领导和同事都
亲切地叫他“老杨”“杨编”，还有许多认识他的年轻人
称呼他为“杨老师”。

为了全面提升沙湾形象和知名度，弘扬传播沙湾
文化，30多年来，老杨不辞辛劳，跑遍了沙湾每一个乡
镇每一个村落。他深入厂矿、农村、学校、社区，采写了
大量反映该区经济建设、改革发展、脱贫攻坚等题材的
宣传报道，是沙湾新闻界名副其实的“一支笔”。

可就在前不久，一位朋友发来消息：“杨老师在昨
天中午走了……”顿时，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好像被什
么东西击中，呆呆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这是真的吗？我前段时间散步还碰到过您，您走
起路来精神抖擞，怎么突然间就走了？想着想着，鼻子
不禁一酸，不知不觉眼眶也湿润了。时光回溯，仿佛
就在昨天，我和您在散步中偶遇，一起漫步于生态大
道，听你漫谈生活，畅谈人生；仿佛就在昨天，您邀约
几位好友到自己家中，一边喝茶聊天，一边谈论最近
的采访报道；仿佛就在昨天，您还背着照相机，拿着采
访本，穿梭在乡间田野；仿佛就在昨天，您坐在办公室
里，左手拿着一支点燃的烟，右手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
着文字……

或许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吧，我们相识于《沙湾报》，
您成了我的良师益友。那时的我，被分配到沙湾一所
边远的山村小学任教，由于学校条件落后，连一台电视
机也没有。工作之余，看报纸、爬格子成了我打发时光
的最好方式。那时候，《沙湾经济报》（后更名为《沙湾
报》）《乐山日报》成了我的最爱。由于受条件限制，当
报纸送到学校的时候，所看到的新闻都已经成了“旧
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真地阅读着报纸上的每一
篇文章。渐渐地，一个叫“杨长喜”的名字吸引了我的
眼球，因为这个名字时常出现在《沙湾报》和《乐山日
报》上。每次品读您的文章，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主题
鲜明，接地气，读起来朗朗上口。不知不觉中，您成了
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

或许是我勤于笔耕的缘故，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
块豆腐干大小的文章刊发在当时的《沙湾报》“美女峰”
副刊版面上。直到2001年的一天，沙湾区举行新闻通
讯员培训，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培训会上，聆听到
您的讲座，我受益匪浅。也正是在这次培训会上，我才
知道，您是《沙湾报》一名资深记者和编辑。从那时起，
在我的心里，您已经是我的老师了。

时间一晃到了2003年暑假，我受单位委派，进入
沙湾报社学习，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报社实习记者。
从那时起，您真正成了我新闻写作的指导教师。在那
短暂而又漫长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一边学习，一边工
作。每当我采写完成一篇稿件时，你总是及时给予鼓
励，耐心指导。实习期间，您不仅教给了我新闻写作的
方法和技巧，也让我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
西，让我受用一生。

“摸爬滚打出新闻”，这是您30多年来的工作经
验。30多年来，您采写的新闻作品共2100多篇、200
余万字，先后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四
川日报》《乐山日报》等国家、省、市级党报党刊采用。
其中，240多篇重头稿件刊登在报刊头版头条位置，58
篇作品荣获国家、省、市新闻奖。您先后被评为“四川
省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乐山市十佳新闻工作者”“乐
山市劳动模范”“沙湾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沙湾新闻界一支笔”这个称号，您当之无愧。
“由于笔拙墨淡，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实在太少太

少，打算一直走下去，给自己的新闻生涯少留点遗憾！”
你时常这样感叹。为了这一份挚爱的事业，您倾注了
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也难怪您退休了之后，也难以割舍
这份挚爱的工作！

我真的不敢相信，您就这样走了。您抛下了您最
钟爱的事业，只给人们留下一缕哀思和无限回忆……

“沙湾人爱做梦，更爱追梦。这个梦很大，也很美……”
品读着您昔日的文章，此刻的窗外，寒风瑟瑟，霜叶飞
舞。屋内，刚写完上面文字的我，早已泪眼朦胧。

永远的怀念

■
张
一
阳

起初是龟甲壳上繁密精细的图
案，后演变为在竹木间呼吸的精灵，
经世人一代代把玩奇思，终于成为镌
印在黄纸白案上流芳的信仰。文字，
在烟雨中撑一支竹桨，缓缓向我们驶
来了。

诞于中原，它舟过沃野千里的平
原，舟过黄沙纷飞的沟壑，舟过白雪
皑皑的高山，舟过花团簇锦的江南，
在风尘中一次次改换模样，唯有文
字，方能见证中华源远五千年的每一
次心跳，每一粒滚滚红尘……

儿时的我曾去上过习字班，那只
不过是应家长要求罢了。面对一幅
幅浑如天成的书法作品，竟也因为自
己目不识字而小觑视之。一开始对
文字并不感冒的我，并不为之惊呼如
动画而已。

后来慢慢长大，才渐渐明晰文字
如此之多的内涵。小学记忆最深的
一堂课，便是语文老师当着大家的
面，将“水”字拆成自远古奔流而来的
使者；将“火”字化成腾空的炽热的理
想；将“马”字变成奔驰于广袤原地上
的掠影；将“人”字化为像我们一样生
动的优雅的形体……文字如同一把

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那启承远古的大
门。

天马行空，笔走龙蛇，王羲之微
微欠身，十缸清水化为墨黑，将历史
留在木下三分，著《兰亭集序》定义行
书之巅；宋徽宗绣手拈花，行笔纸间
如云游走，瘦金风骨，今犹留世人惊
呼其事；一壶黄酒，一世盛唐，张旭为
之颠乱，留一史草书荡气于天地，每
意至此，我的心中也仿佛燃起一簇新
火，燃于文字之间，旷古思之不已。

可再观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蓬
勃发展，竟日益消损了文字的灵魂，
取而代之的，更多是敲在键盘上“啪
啪”的、机械的声音。不能再像狼毫
抚过宣纸，发生“沙沙”的声响，像春
风透过绿叶般荡入我们的心灵了，我
们的灵魂也像那一颗颗冰冷的按键
般，日益冷淡，还有多少人记得藏于
每个文字之后，那一个个动人的故
事，一位迷人的精灵呢？还有多少
人，能挥出一片潇洒而风韵犹存的字
迹呢？甚至还有多少人能记住每个
字的字形，正确读出字音，正确识别
部首呢？文字的扁舟，一路驶向今
日，难道我们要让它永远在今天搁浅

吗？
看啊，是他们严整有序的并列在

一起，组成一首一首动人的诗词：“纤
云弄巧，飞星传恨”，包含着祖先们多
少凄美的梦啊；“月明星稀，乌鹊南
飞”，带着多少壮士又回三国战场快
意恩仇；“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
风残月”，又暗含多少离怀别苦，仿佛
又听到北宋的笙歌；“人生自是有情
痴，此恨不关风与月”，那是何等的哲
思满腹却又难逃世俗啊。一个个精
美的文字，像有着无与伦比的魔力，
道出了喜乐哀怒，道出了爱恨情仇，
道出世间美好，又道出社会阴暗。每
意至此，依稀能闻到那历史书页中古
朴的幽香，而正是这样的文字，我们
又怎能忍心让他们就此陨去呢？

信息的高速发展仍然不失为双
刃剑，在惠及世界的同时，也给这位
自远古而来的使者——文字，带来了
威胁。怎样保护那一叶扁舟如何更
好地向前驶去，或许应该值得大家思
考。

（本文作者系乐山外国语学校高
一七班学生）

文字的故事

银杏满天 毛福同 画

古镇巷子

蒙尘、斑驳、低矮的房屋
在几张蛛网里陈旧
而青石板始终是新的

从巷子这头走向另一头
你便有了洞穿历史的青灰色长衫

骑在瓦片上的月光
像那只缓缓踱步的大白鹅
伸着脖子，将院里的南瓜花一朵朵喊开

这个春天，她将做母亲
她将载着更多的掌，将时光拨慢

转 角

学着灯盏的模样，一根根藤蔓从高处垂下来
系着风中的花篮，种着吊兰、绿萝……
想用绿，照亮人间

一条暗渠在这里跳跃出来
只有月亮避开檐角时，它才是干净的

转角处，一条鱼向我问路

黄葛树

黄葛树很大，遮住整栋木屋
罩住半条河流
斑驳的枝丫，除了生长绿叶和鸟鸣
还生长飘扬的红丝带，不灭的香火
坐在浓荫里
马山说：爹娘都不在了
黄葛树还在，他们亲手系上去的红丝带
还在风中飞……

在罗目古镇吃豆腐脑

青石板街衔着不远处的柏油公路
木阁楼的阴影里
旗帜扬着手指。喧嚣声中，长勺起落
铁锅里的雾气，分散到一张张
实木小方桌上
我和妻子中间，坐着七岁的儿子
我们的对面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阳光倾斜温馨的画面呵
俯首间，雾气仿佛从一个碗里升起
在头顶盘旋、缭绕、荡漾
母亲在薄雾里起身
她的头发还不及老奶奶的头发白
她还能像柏油公路一样
将生活的车轮飞转
让豆汁云朵般溢出来
她还能让整个世界雾气升腾、芳香四溢
我的母亲，她的头发还不及老奶奶的头发白
踏着弯弯曲曲的道路
她还可以骑着银色的月光来
坐在我的对面，看看我热气腾腾的生活

在罗目

刀已入鞘
杀牛的人
安坐在老榕树的绿荫里
目光像青石巷里慵懒的猫

吆喝声里
烫锅沸腾
执长勺的厨子
仿佛刚刚从临江河里
打捞起最陡峭的波涛

牛在对面山上悠闲地吃着草
它们是镜头里的风景

晚些时候
它们会披着月光的风衣
兴高采烈地下山来


